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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是因為發燒被送進
縣醫院的。問他身體有什
麼不適，他說不覺得有什
麼不適。但我知道他肯定
有哪兒是不舒服的。因為
我說給他揉揉肚子，他的
眉毛竟然挑了一下一口應
承下來——父親平時從沒
喊過痛癢，從沒讓我們給
他揉過捏過——守在平靜
如常的父親身邊，我無論
如何也不會想到，僅僅過
了一夜，父親竟連一句話
都沒留下便驟然離世！看
着醫生護士在父親身上徒
勞地按壓、搶救，那一
刻，我突然感到，再堅強
的生命也會如此脆弱，脆
弱到竟然這樣不堪一擊！
父親是新中國成立前夕

參加工作的。新的政權，
新的生活，帶給剛剛走上
社會的父親怎樣的喜悅？
父親從沒講過他的那段經
歷，但我完全可以想像得
到，當時父親那種朝氣蓬
勃激情滿懷的樣子。不過
父親生性內斂，不喜張
揚，他的欣悅，他的激
動，只會埋在心底，不會
表現出來。「文革」前，
我無意間翻看過父親寫於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小說、劇本文稿，作品的字裡
行間，浸透了那個時代青年人的激情與嚮往。
但我後來發覺，可能正是因為這種對新生活的激情
與嚮往，卻一直在給父親增加着莫可名狀的苦惱。父
親雖然只讀過幾年小學，但骨子裡卻是個浪漫文人。
文人都渴望那種夫唱婦隨，情投意合，紅袖添香的婚
姻生活。用這樣的標準衡量，母親顯然不是父親的意
中人。母親沒上過學，不識字，卻極有個性，疾惡如
仇，敢說敢為，心直口快，俠肝義膽，給不了父親想
要的那種細膩的感情。因此，打我記事起只要父親回
了家，家裡就很難消停。吵過，鬧過，也動過手，甚
至幾次鬧到法院，但父親終歸還是與母親白頭偕老。
我想，恐怕還是因為父親心裡一直有着一道無法逾越
的山峰，那就是中國傳統的道德準則。面對他自認為
痛苦的婚姻，他可以用少回家甚至不回家的方式來逃
避來自虐來自我約束，但命中注定他不可能邁出那最
後一步。
其實，父親對家庭婚姻生活的不滿，完全是那個時
代小知識分子的自尋煩惱。而真正給父親的心靈帶來
致命傷害的，卻是「文革」以及「後文革」時代變異
了的世道人心。
1966年「文革」開始，縣委癱瘓了。父親被從「四

清」一線抽調回縣，明確任命為縣委辦公室負責人，
主要任務是接待「紅衛兵」。父親那年32歲。我完全
可以想像得出，一直把革命工作視若生命的我的年輕
的父親，對黨組織交給的任務會是怎樣一種毫無保留

地全身心投入。然而父親沒有料到，「紅衛兵」運動
後期清算派性組織時，他竟然莫名其妙地成了運動的
犧牲品。那段時間，儘管父親仍然保持着他一貫的內
斂與少語，但因為我親眼看到了那些遍佈縣城大街小
巷的關於他的大字報，就覺得父親的眼神裡滿是莫名
的驚恐與無助。之後，父親又被停止工作，關起來參
加了將近一年的「學習班」。
1970年父親獲釋後，被「重新分配」到縣醫藥公

司。公司的頭頭以為父親是下放到公司「改造」的，
不是安排父親到車間和工人一樣幹活，就是讓父親到
誰都不願意去的偏遠山區下鄉蹲點。要知道，那時候
父親才36歲，正是幹事業出成果的年齡，卻被生生剝
奪了參與正常工作的權利。陷於那樣一種不明不白的
境地，父親的內心裡肯定有着無盡的痛苦。可父親天
生就不是那種「會哭的孩子」，他只會把外界強加於
他的痛苦，默默地疊加在心裡。他不知道，這種痛苦
的疊加，猶如鈍刀子割肉，會在無情的歲月中把對人
的傷害放之最大；這種傷害雖然是無形的，然而卻比
任何看得見的傷害更殘酷更慘烈。1971年春天，屢屢
受傷的父親終於撐不住了，身體裡的魔鬼突然主宰了
他的思維天地，咆哮的洪流訇然沖決了他的心靈之
堤——父親精神失常了！
那是我青澀記憶中一段最悲慘的日子！為了父親的

病，我們四處尋醫問藥，當然也找了不少鄉村的巫醫
神漢。我親眼看到那些形形色色的先生大夫，給父親
的嘴裡灌了許多各種各樣的藥，在父親的身上扎進無
數長長短短的針。也親眼目睹了父親在面對病魔時，
是如何保持了他一貫的堅強與隱忍。
1970年代末，國家開始為在「文革」中受過迫害和

錯誤處理的幹部落實政策。從不求人的父親，在母親
的督促和陪同下，第一次因為自己的事情去四處求
告。然而，找來找去得到的答覆是，父親當年不是當
權派沒有被打倒沒有戴「帽子」而且沒有做過任何結
論，也就沒有「政策」需要落實；辦學習班停發的工
資後來又補發了，安排去醫藥公司也屬於正常調動。
父親找的人有領導，有同事，也有當年處理父親時的
參與者。這些人有的表示同情，有的表示不解，有的
表示厭惡，有的甚至會惡語相譏。但即使如此，我也
從沒聽到過父親的抱怨和牢騷，從沒聽到過他對社會
對任何人的一句不敬之詞。
我是家裡的長子。少年時期父親很少回家，父親因

病回歸家庭後不久我就參軍遠離了家鄉，真正跟父親
生活在一起的時間不長，對父親比較陌生。父親去世
後這半年時間裡，我一直在回憶跟父親一起生活的那
些珍貴片斷，並試圖進入父親的內心世界，還原一個
真實的父親。但是，我發現我的思維經常會出現短
路。用世俗的觀念來看，父親這輩子算不上成功者，
甚至有些窩囊。工作幾十年沒混個一官半職，「文
革」中莫名其妙挨了一通整沒能討回來個說法，「革
命」幾十年孩子老婆幾乎沒跟他沾過什麼光倒受了他
不少牽累。面對社會的歧視，面對時代強加於他的種
種不公與不幸，他也不抗爭，不抱怨，似乎只會忍氣
吞聲逆來順受。但靜下心來想想，又不能不承認，我
們這個家庭在村裡是出眾的，父親的子孫也都是優秀
的。而這出眾，這優秀，無不都在彰顯着父親潛移默
化的影響，那就是做人的尊嚴。父親生活在一個無公
平公正可言的時代，他無力改變環境改變命運，他只
好以堅強作矛，以隱忍作盾，用一種超然世外的人生

態度，不苛求他人，不委屈自己，始終在堅守着他做
人的尊嚴。「生命誠可貴，尊嚴價更高。」有了這個
堅守，父親對一切身外之物都能夠淡然處之。
父親是離休幹部，按規定醫藥費可以實報實銷。可

近幾年，卻幾乎沒見父親拿過藥看過病。父親去世
後，我們去給父親報銷住院費用時才知道，縣醫藥公
司前幾年已轉制成民營藥店，原由醫藥公司為父親繳
的醫療保險，藥店以可在藥店拿藥為借口早就給無端
停繳了。父親平時有個頭疼腦熱拿幾片藥，必須樓上
樓下跑來跑去找藥店經理批了條子才能辦。以父親的
性格，他是寧可被病痛折磨不吃藥硬扛着，也不會舍
下臉去求經理簽那個字。
父親就這樣走了，走得是那樣乾脆，那樣決絕，那
樣了無牽掛。遠去的父親臉上一如平日，安詳，平
和，端莊，跟睡着了一樣。我知道，父親那是在用他
最後的尊嚴，去完成着實踐着他一生的堅守。

大約是1986年，有一天跟一班老朋友在西貢碼頭
集合，一起乘搭街渡，來到久違的小島——鹽田
仔，在小島上尋尋覓覓，那天我們都在找房子，其
後我寫了一篇文章，題為《假日鄉村人》，二十八
年後重讀，真是有恍如隔世之感了——小島有如劫
後重生，而當年一起到訪小島的友人，有兩人已經
不在人世了。
《假日鄉村人》是這樣的：我們竟然煞有介事

的，在一個田疇荒蕪的小島上找房子。我們在城裡
忙碌了六天，第七天來到一個美麗而荒僻的小島，
一起站在教堂前的草地上，夢想在小島上生活，還
認認真真地開着玩笑，分派不同的身份和角色，有
神父、教師、廚子、區議員，還有人提議辦一份油
印的報紙。
然後，就開始找房子了，好像真的要在小島上定

居——離開一個擠迫熙攘的島，到另一個只遺下一
些老人留守空屋的島，建立新的生活秩序，開闢背
叛文明的夢土。我們看了一幢又一幢空置的房子。
我們在興高采烈的時候，本來也心裡明白，開得再
認真的玩笑，也只是玩笑而已，但想來可不全然是
鬧着玩的，我們大概都這樣想：一個星期的第七
天，一個月的第三十天，或一年的最後一個星期，
等等，總之是一些可以暫時離開城市的日子，來到
小島，有一幢自己的房子，做一陣子假日鄉村人。
後來我們才發覺，假日鄉村人也得要解決最基本

的生活條件。我們發覺，一幢有露台的村屋，瓦頂
下拉了一塊大膠布，那是一幢漏水的房子了；屋
當然沒有現代化的廁具，弄一個化糞池，要花好幾
千塊錢；牆壁的灰水已整塊整塊的剝落，住進去之
前，至少要剷平斑剝的牆身，掃上油漆。
做一個假日鄉村人也不見得容易，我們開始考慮

交通問題，然後又考慮房子的保養問題，再然後是
許多其他的問題、問題、問題。我們都喜歡這小
島，我們都喜歡崗上的教堂，喜歡淳樸和善的島
民，喜歡深淺層疊的山色：喜歡這喜歡那，依然覺
得，假日鄉村人不易為，問題、問題、問題原來壓
倒了喜歡、喜歡、喜歡，畢竟都是在囂鬧的城市裡
活了半生的人呢。
接載我們來到小島的船家大嬸說：「我才不要住

在這裡，這裡有什麼好？」小島的年輕人都跑到城
裡去了，只留下老人留守空房子，一位老婆婆說：
房子也曾出租，他們把房子弄得烏煙瘴氣，以後再
不租給外來人了。
那是1986年，鹽田仔的年輕人都往外發展了，島

上有很多荒廢了的房子，也有好一些城市人到那裡
找房子。二十八年匆匆過去了，昔日一起到鹽田仔
找房子的友人，有兩人已先後辭世了，第一個是李
國 威 （1948-1993） ， 第 二 個 是 也 斯
（1949-2013）。當日一起到鹽田仔找房子的，還
有誰呢？都記不起了，依稀記得好像還有李家昇、
黃楚喬、羅貴祥等。此外，還有誰呢？

真正第一次感受天山少女之清純美麗是在那拉提大草原
的一個傍晚。
那天傍晚時分，風景區每天按時表演的節目——「烏孫
國迎娶大漢解憂公主」儀式隆重開演，我們幾個毫不猶豫
參與進去，擔當了舉旗旛的儀仗，這般，便可以近在咫尺
觀賞到「解憂公主」的芳容啦。我細一看騎在一匹雙峰駱
駝上的「解憂公主」的容貌，大有驚艷之感：這位裝扮
「解憂公主」的天山少女實在太美了，哪是從「大漢下嫁
來的公主」？分明是「烏孫進獻大漢的美女」啊！典型的
維吾爾族或哈薩克族少女，瑩白到透明的臉容，長睫毛下
撲閃着一雙藍色迷人的大眼睛，高挺的鼻樑下一張嘴角略
略上翹的小嘴，微笑着，清純陽光而幸福，很契合「解
憂」之名，只是擔演「大漢公主」有些南轅北轍也。我和
同行者不禁嘖嘖讚歎我大中華地大物博、人物風流，便是
西域邊陲的少數民族，也一個個男壯如山，女柔於水呢。
因領略了那拉提少女的出眾美麗，在過後的旅疆日子裡
我把注意力多多傾斜向她們的風采。人道旅遊之美盡在山
川形勝、歷史遺存；我說，旅遊之美，最美在人。記得一
次我與朋友結伴遊川，大傢伙迫不及待登峨眉、仰樂山、
瞻草堂……唯同事陳君整日在成都街頭徜徉，問其故，答
曰：「欣賞美麗的成都妹子唄！成都妹子的美麗絕不亞於
咱江南蘇杭的女子，美麗指數得高出一籌！」哦，哦，陳
君是在欣賞美人，比較地域美麗指數哩。我雖然不如陳君
絕對，卻也默認「美人與美景等同」之觀點。
幾天後回烏魯木齊上天山觀光。雪山倒映碧藍的天池堪
稱一流的美景，我在天池邊盤桓久之，戀戀不捨。忽然看
到一個奇特的鏡頭，——天池邊山道上一位維吾爾少女正
旁若無人專注地啃着一個熟羊
頭。羊膻味陣陣飄動，咂嘴聲頻
頻傳來。我們幾個都驚異地細細
去看那少女，但見她穿戴得十分
漂亮，面目也非常可人，與日前
所見「解憂公主」相彷彿，最吸
引人的要數長睫毛下忽閃着的一
雙清澈的藍眼睛，如同微縮的一
泓的天池。這就有點不可思議
了，這麼一個精緻的少女，卻啃
着一個粗獷得多少有點猙獰可怖
的羊頭，並且她的身旁還有一個
同樣藍眼睛高鼻樑的天山小伙，
正給她遞着紙巾。二人情侶耶？
兄妹耶？這樣標致的人物，卻行
如此粗獷的舉止，似欠和諧，但
我忽而覺得安置在美麗的天山少
女身上、而且就在風景如畫的天

山天池，沒有什麼不協調的地方。天山少女活潑奔放、天
然去雕飾，這才是她們本真的流露呢。
聽新疆朋友說，維族或哈族少女真的非常開朗奔放，她
們想歌就歌、想舞就舞，至於大庭廣眾大啃羊頭也無所顧
忌。她們的瑩潔膚色、大眼睛長睫毛都是天山所賜，她們
從小用大草原「烏斯瑪」草葉養眉，將其在掌心揉搓出黛
綠色汁液，用棉棒蘸取汁液塗在眉上，等稍乾後，再用清
水洗去浮汁，就會留下一層青黛。而睫毛上用的，則是濃
縮的「烏斯瑪」塊，刷前沾一滴水，就像使用普通的睫毛
膏般。基本可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啊。
去新疆旅遊行程總是匆忙的，及至我們準備辭別這廣袤

美麗的土地，不意在烏魯木齊機場又一次領略到了天山少
女迷人的風采呢。就在候機大廳，我們隨意找個地方坐下
歇息，猛可裡發現坐在我們身旁的兩位新疆少女竟然與
「解憂公主」和啃羊頭的姑娘如出一轍的美麗動人。最顯
著的特徵就是長長的睫毛下兩顆水晶葡萄一樣晶瑩靈動的
藍色眸子，還有就是高挺的鼻樑，真是鼻如天山兮目如天
池，瑩潔的肌膚則如雪山一樣透明。我忽然想到是不是應
該把這天地間的精英拍攝下來，可作永恆的收藏和欣賞？
同行的施君與我的想法不謀而合，於是佯作為我們照相，
把這兩少女的形象一併收入了鏡頭之中。這大概是我這輩
子唯一的一次不道德的偷拍吧。請天山少女原諒我的孟浪
吧。其實她倆是注意到我們的偷拍的，朝我們莞爾一笑，
互相打鬧着去購物了，我遙遙看到，她們購買了沉甸甸的
新疆乾糧「囊」，正香香甜甜啃了起來，間或傳來一陣陣
銀鈴般的笑聲。
——啊，可愛的天山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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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少女

■吳翼民

舊時的戲班，在正戲鳴鑼開場之前，都會有一
段加演的戲份，由一名頭戴喜神或財神面具的戲
子，身穿大紅緞袍，粉底皂靴，擺出喜神或財神
的範兒，昂首闊步沿着戲台走三圈，以志吉慶。
如果台下的觀眾，有身居高位、爵祿顯赫的人
物，戲子還會跳着獨特的舞步，嘴裡喊出顯貴之
人的稱號，手上高舉「天官賜福」、「加官進
爵」、「一品當朝」、「指日高昇」等吉祥話語
的條幅，以示慶賀，由此預祝顯貴之人仕途順
利，稱之為「跳加官」。
民間傳說，跳加官源起於親選三百子弟教於梨
園，並經常親自登台演出的唐玄宗。但是從史料
看，明末之際方始有跳加官的記載。吳偉業詩
云：「雲鬟子弟按霓裳，雪面參軍舞鴝鵒。」清
人王芝祥注曰：「即謂跳加官。加官面具，粉白
如雪，故云『雪面』。」由於唐玄宗被梨園行尊
為祖師爺，民間傳說很有可能是因此而附會。
清代的統治階層，酣歌恆舞，競為奢靡，遇到
喜慶，最為常見的慶賀方式就是請戲班子到家裡
來唱戲，跳加官也因而最為盛行。但是，如果戲
班子是到皇宮大內裡演戲，就不能跳加官，因為
戲台下面看戲的皇帝或皇太后，已經是無官可
加。即使是皇后、妃嬪、皇子看戲，也不能跳加
官，避免皇帝因此見疑，誤以為有篡位之心。所
以，凡在宮廷裡唱戲，只能是「跳星官」或「跳
靈官」。
跳星官的表演方式與跳加官差不多，只是隱含

的旨趣不同。乾隆年間，皇帝生日觀戲，跳星官
就是很討喜的表演。為正戲開場之前，由三名戲
子身穿紅袍皂靴，扮演福、祿、壽三星，同時出
場並跳。壽星居中，福星居左，祿星居右。舞步
也有着固定的模式。民國戲曲理論學家齊如山的
《國劇身段譜》載：「加官步：姿式兩足大往外
撇，步要小而慢，身體要稍為搖擺，落足時稍用
力。」壽星起舞的同時，兩手持一長條幅，上書
「天子萬年」四字；福星的長條幅是「澤被萬
民」四字；祿星的長條幅則是「玉食萬方」四
字，以祝頌皇帝的福壽綿長、仁澤廣被天下。
跳靈官也是清代宮廷裡演戲的常例，相比起跳

星官，場面更大。靈官是道教中的仙官，姓王名
善，司掌雷火，是護法監壇的神。而跳靈官，須
選用戲班內的名角十人，身上所穿的紅袍、三隻
眼面具、紅色鬍鬚等道具，都是根據道教聖地龍
虎山的靈官形狀製作。跳的時候，靈官的左手袖
子向上挽起，右手拿着司掌雷火的杵，一邊起舞

一邊唸唸有詞，目的是避凶祛邪，消災解厄。有
時候遇到宮中有要求，一整個戲班的人，都要參
加演出跳靈官，規模非常龐大。清朝滅亡之後，
跳靈官也隨之亡佚。
據劉成禺的《世載堂雜憶》載，清代遺老徐世

昌曾於民國四年（1915年），為了慶祝自己的六
十大壽，請戲班子唱戲時，加演了跳靈官。為
此，遜帝宣統的老師陳寶琛專門寫詩譏諷：「鈞
天夢不到溪山，宴罷瑤池海亦乾；誰憶梨園煙散
後，白頭及見跳靈官。」詩名題為「漱芳齋觀劇
有感」，意在斥責譏罵徐世昌的僭越行為。
而在民間，官民看戲，尤其是在一些喜慶堂會
上，跳加官乃是必不可少祈福儀式。同治年間，
兩廣總督瑞麟按資格應升殿閣大學士，但任命一
直沒有下來。瑞麟生日的時候，壽宴上戲班子跳
加官。扮演喜神的戲子，不知道自己頭上的官帽
兩翅已然鬆動，正隨着身體的動作搖搖欲墜。為
了避免帽翅跌落的不吉之兆，另一名戲子心生急
智，於是臨時扮演傳達皇帝詔令的內監，手捧紅
綾衝出，跪在喜神的面前說：「奉上諭，賜太師
冠（官）上加冠（官）。」喜神也跪下接喜，內
監把紅綾紮在喜神的帽翅上，喜神謝恩之後接着
再跳，並把手上的「一品當朝」條幅掛在台座中
間，跳加官方才結束。這一隨機敷演的情節，令
瑞麟非常高興。數月後，瑞麟果然官拜文淵閣大
學士。自此以後，凡是府上看戲跳加官，瑞麟都
專挑這名給自己帶來好運的戲子，由此成就了一
個跳加官的經典傳奇故事。
自上世紀50年代以後，跳加官就漸從戲劇舞台
上消失。所幸的是，近年來一些地方戲班通過挖
掘傳統，依然留存此習。

豆 棚 閒 話

跳加官

■青 絲

■清純美麗的天山少女。 作者提供

■「跳加官」是舊時戲曲重大演出的開場儀式。
網上圖片


